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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明

东方庞贝里的
意外发现

喇家遗址坐落于黄河河谷北
岸的二级阶地上，背靠拉脊山，面
朝小积石山，黄河从遗址南侧缓缓
流过。这里海拔一千七百余米，是
典型的河谷盆地。20世纪末，考古
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规模宏大的
聚落遗迹，以及大量非正常死亡的
先民遗骸，显示一次突发的灾
难——— 可能是地震伴随洪水。正
是这次灾难，像庞贝古城一样，把
四千年前喇家人的日常生活完整
封存下来。

在清理一处房址时，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只倒扣的陶碗。碗的直径
不过十几厘米，表面朴素无纹，毫
不起眼。但当提取人员小心揭开它
时，碗内的景象让所有人屏住了呼
吸：一团黄褐色的、纠缠有序的条
形食物静静躺在碗底，长约半米，
粗细均匀，虽已碳化，形态却清晰
可辨。经鉴定，它的原料并非小麦，
而是粟（小米）或黍（黄米）等缺乏
面筋蛋白的谷物。这意味着，喇家
先民在没有高筋粉的条件下，硬是
把黏性差、不易成条的谷粉，做成
了规则的长条。

这碗“索面”的发现，震动了考
古学界和饮食史学界。它不但是中
国现存最早的面条实物，也是全世
界最早的条形面食证据之一。更重
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
谜题：喇家人是怎么做到的？又为
什么非要做到？

沙蒿之谜
没有小麦的奇迹

熟悉面食的人都知道，小麦之
所以能拉出长条、擀成薄片，靠的
是面筋蛋白。而小米、黄米几乎不
含面筋，一搓就散，一煮就烂。那
么，四千年前的喇家人如何化“不
可能”为“可能”？

长期在西北进行民俗与生态
考察的研究者注意到一种当地延
续至今的古老智慧——— 沙蒿。沙蒿
是菊科蒿属的野生植物，广泛分布
于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巴丹
吉林沙漠以及青海部分地区。它的
籽粒富含粗脂肪、蛋白质和一种特
殊的胶质成分。今天，西北许多地
方的老百姓在做荞麦面、杂粮面甚
至粉条时，仍然会掺入少量沙蒿籽
粉。它能够显著改善谷粉的加工性
能：增加筋力、提高弹性、降低断条
率。用沙蒿和面，原本松散的小米
面就能搓成细长条而不易断裂。

喇家遗址所在地，恰恰处于沙
蒿自然分布区的边缘。四千年前，
采集经济仍占相当比重，喇家人完
全有条件采集沙蒿籽并用于制面。
虽然目前尚未对喇家索面进行
残留物科学检测以证实沙蒿成
分，但民俗学的类比和生态学的
推断，让“沙蒿参与”成为一个极
具说服力的假说。如果这一假说
成立，那么喇家先民不仅掌握了复

杂的制面工艺，还早早发现了天然
植物胶质的秘密，这堪称史前食品
科技的奇迹。

河流、绳索与龙
条形食品的隐喻

技术上的难题或许可以解决，
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仍然悬而未
决：喇家人为什么偏要费时费力制
作“长条”状的面食？要知道，日常
饮食中，把谷粉加水搅成面疙瘩、
揪成面片、搓成短条，远比制作均
匀绵长的面条省时省力。喇家索面
显然不是为填饱肚子而做的方便
食品。它如此精致、规整、细长，一
定承载着某种特殊的意图。

考古发掘者王仁湘先生曾向
一位饮食文化学者描述，他在显微
镜下只看到了一个端头，说明这整
碗面很可能就是一根长达约五十
厘米的完整面条。制作它需要极大
的耐心和技巧。在效率至上的生存
压力下，喇家人为何要如此“奢侈”
地耗费时间与心力？

答案很可能隐藏在史前信仰
之中。四千年前的喇家，地处黄河
及其支流形成的复杂水系旁。湟
水、大通河、庄浪河与黄河交汇，河
流提供了水源、食物和交通便利，
但暴雨、洪水和溃堤也带来毁灭性
灾难。这种既依赖又畏惧的复杂情
感，极易催生对河流的崇拜。而河
流最直观的形态，就是一条绵延不
绝的“线”，一条柔韧、蜿蜒、连接远
方又滋润大地的线条。用条形食品
来象征河流、祭祀河神，或许是喇
家人最自然的选择。

除了河流，还有另一种“线”
深刻地塑造了先民的思维，那就
是绳索。绳索是史前最伟大的发
明之一。索石（拴着绳子的石块）
可以投而复归，极大提高了狩猎
效率；网罟、弓弦、盘条制陶、房
屋绑扎……都离不开绳索。中国
古史传说中有“结绳记事”，古书

里讲“抱表怀绳”，绳索既是实用
的工具，也承载着秩序和记忆的
象征。一条长长的、由谷粉揉搓
而成的“绳”，是否也在模拟绳索
的形态，寄托着对力量的祈愿？

还有一种“线”更为神圣，即蛇
与龙。炎黄子孙很早就崇拜龙，而
龙的原型正是蛇。蛇是一条有生命
的线，蜿蜒游动，出没于水泽，既能
带来丰沛降雨，也能引发洪水。蛇
与龙，与水紧密相关，与线性形态
密不可分。喇家人精心制作的长条
形面食，会不会就是蛇或龙的一种
象征性祭品？用可食用的“线”来敬
奉水中的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生
命绵延不绝，这种解释虽然无法确
证，却让那碗沉睡了四千年的面
条，忽然有了温度和故事。

东渡西传
一根面条的世界之旅

喇家索面并非孤例。它代表的
“条食情结”，在随后数千年里沿着
黄河蔓延，并因小麦的传入而获得
了爆发性的物质基础。小麦源自中
亚，大约在距今四千年进入中国西
北，随后渐次东扩、南进。当小麦粉
能够轻松制作出细长、劲道的面条
时，中华条食文化迎来了第一个高
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饼赋》描绘
了琳琅满目的面食；唐代西北的

“须面”已是挂面的雏形；元代的
《饮膳正要》明确记载了挂面，并指
出它是蒙古族嗜好的远行干粮。

有趣的是，小麦种植并未能征
服所有南方稻作区。在两广、云贵
等地，两季稻和三季稻的产量优势
让小麦望而却步。然而，条食情结
并没有止步——— 稻米被磨成粉，以
米粉、米线的形式，将条形食品的
传统发扬光大。于是，黄河的“面
条”与长江的“米线”并驾齐驱，构
成了东亚独一无二的条食文化壮
丽景观。

面条向东的传播路线清晰而

明确：陆路进入朝鲜半岛，海路抵
达日本列岛，学者们对此没有争
议。向西的传播则引发过长期争
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否
将面条带到威尼斯？至今没有直接
的文字或实物证据。但一个朴素的
事实是，元代挂面已经高度流行，
并且是航海者的必备干粮。即便没
有马可·波罗，中华面条也早已通
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悄然影响
了西亚、中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饮
食形态。西方人或许更习惯称“意
大利面”，但其制作原理——— 将谷
物粉与水混合、塑形、干燥、水
煮——— 最成熟的源头指向东方。太
阳就在那里，我们不必非要找到一
万年前某人晒太阳的“直接证据”。

从喇家的一碗索面，到如今遍
布全国的上千种面条、米线、粉条，
乃至馓子、麻花、花卷、膏环等条形
或条形变体的食品，中华民族对

“条”的执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果
腹需求。马铃薯、红薯、绿豆、荞麦、
青稞、燕麦、玉米、高粱……几乎所
有的淀粉质谷物，都被拿来做成条
状，更衍生了空心面等各色带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手艺。面条背
后，是对河流的感恩与敬畏，是对
绳索与力量的颂扬，是对蛇与龙的
图腾化想象，更是一种刻在文化基
因里的“条食情结”。

回到喇家。四千年前的那个傍
晚，一位喇家母亲或祭司，在陶盆
里将粟粉与少许沙蒿籽粉掺水和
匀，耐心搓揉，反复揉捏，再一点一
点搓成一根匀长不断的面条。她小
心翼翼地将它盘入陶碗，投入沸
水，煮熟后供奉在神位前，或献给
即将出征的亲人。她或许不知道，
这一碗“费时费力费心”的条形食
物，竟会成为后世万千面食的始
祖，也留给四千年后的我们一个穿
越时空的追问：我们以为自己在探
寻面条的历史，其实是在探寻先民
心中那根看不见却连天接地、思接
古今的“线”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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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黄河岸边，有一处被誉为“东方
庞贝”的史前遗址——— 喇家遗址。四千年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将一座聚落瞬间掩埋，却也意外地凝固了先民生活的瞬间。最令考古
学家和饮食文化研究者震撼的，是其中一只倒扣的陶碗。当碗被轻轻
揭开，碗底竟然保存着一团粗细均匀、长约五十厘米的条形食物———
它不是小麦粉做的面条，却胜似面条；它不是小麦做的，却比许多现
代面条还要细长均匀。这一碗被称为“喇家索面”的遗存，把中华面条
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四千年前。可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没有小麦、没有优质高筋粉的年代，喇家人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刻
意制作这样一碗“长面条”？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这根绵延的条状食
物，又为何最终传播到整个中国，甚至走向了世界？

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四千年前的“索面”，现存青海喇家遗址博物馆。

有着千年历史的陕西吴堡县手工空心挂面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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